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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文章先介绍和评论胡旭辉（２０１９）基于分布式形态学理论，对汉语中动句的解决方案，指出其在理论和经

验上可能存在的问题；然后提出我们对于汉语中动句的朴素的解释方案：基于主语名词的物性结构，不仅关注中

动词（Ｖ）与主语名词（ＮＰ）之间的处置关系，而且关注句末形容词性成分（ＡＰ）与主语名词（ＮＰ）之间的评价关系，

更进一步关注这两种物性角色关系之间的“背景－图像”式的视角关系；最后，把这种从主语名词的物性结构出

发看待句子的结构方式和语义表达思想，推广到主语名词的各种物性角色作谓语所造成的不同语义－语用类型

句子上，从而提出一种基于主语（或话题）名词的物性结构来解释句型构造及其语义表达的语法分析方法。

关键词 分布式形态学　中动句　中动词　主语名词　物性角色　句型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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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中动句的句法构造和语义解释的特异性

当代语法理论著作上所说的汉语中动句（ｍｉｄｄｌ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或中动结构（ｍｉｄｄｌ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通

常指下列这种句子形式。例如：
（１）这辆车开起来

獉獉獉
很快。

（２）这把刀用起来
獉獉獉

挺顺手的。
（３）这种自行车骑起来

獉獉獉
很轻松。

（４）这桃子摸上去
獉獉獉

软软的，吃着
獉獉

甜甜的。
从构成方式上看，这种句子一般由三个部分组成：句首通常是一个名词性成分（记作 ＮＰ），句中通

常是一个动词性成分（“动 词＋起 来／上 去／着”，记 作 ＶＰ），句 尾 通 常 是 一 个 表 示 状 态 的 形 容 词 性 成 分

（记作ＡＰ）；于是，这种句式可以记作：ＮＰ＋ ＶＰ＋ ＡＰ。从语义关系上看，句首ＮＰ是句末ＡＰ的主事

（ｔｈｅｍｅ），即ＡＰ是陈述ＮＰ的；中间的ＶＰ倒好像是插入在ＮＰ＋ ＡＰ这个陈述性结构之间的。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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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义上，句首ＮＰ又是ＶＰ的受事（ｐａｔｉｅｎｔ）。为了方便，我们称这种ＶＰ为中动短语，称中动短语中的

动词为中动词（记作Ｖ）。相应地，有中动短语结构或句子就是中动结构或中动句。
对于这种句子句法构造和语义解释，经过Ｓｕｎｇ　Ｋｕｏ－ｍｉｎｇ（１９９４）、Ｊｉ　Ｘｉａｏｌｉｎ（１９９５）等许多学者的

研究，总结出两个大家基本上都能够同意的特点：〔１〕

（５）论元错位：中动词的施事论元通常不出现，其受事论元作句子的主语；
（６）非事件性：整个句子并不叙述单一事件发生，而着重说明（表层结构）主语内在本质或某种状态。

中动句的这种复杂的论元配置方式和语义解释引起了研究者的极大兴趣，也使得这种句子成为检

验各种新兴的语法理论的试金石。文章下面先介绍和评论胡旭辉（２０１９）基于分布式形态学理论，对汉

语中动句的解决方案；指出其在理论和经验上可能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在中动句的句法构造分析和语义

解读方面的问题；然后提出我们对于汉语中动句的朴素的解释方案：基于主语名词的物性结构，不仅关

注中动词（Ｖ）与主语名词（ＮＰ）之间的处置关系，而且关注句末形容词性成分（ＡＰ）与主语名词（ＮＰ）之

间的评价关系；并且，更进一步关注这两种物性角色关系之间的“背景－图像”式的视角关系，以期比较

透彻地解释中动句特有的句式意义；最后，把这种从主语名词的物性结构出发看待句子的结构方式和语

义表达的思想，推广到主语名词的各种物性角色作谓语所造成的不同语义－语用类型的句子上，从而拓

展语法研究中句型分析的角度与路径，提出一种基于主语（或话题）名词的物性结构来解释句型构造及

其语义表达的语法分析方法。

２ 分布式形态学能不能搞定汉语中动句？

针对上文所说的中动句的两个特异的句法、语义特点，胡旭辉（２０１９）尝试在分布式形态学（ｄｉｓｔｒｉｂ－
ｕｔｅｄ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Ｈａｌｌｅ　ａｎｄ　Ｍａｒａｎｔｚ　１９９３；Ｍａｒａｎｔｚ　１９９７，等等）的理论框架下作出解释。他假设ＮＰ
＋ Ｖ－起来＋ ＡＰ式中动句中的“起来”是一个类似英语－ｅｎ的功能词，从词库选出以后直接合并在动词

性功能词ＶＢＥＣＯＭＥ的位置，表示“进入某个状态”这种抽象的语义；跟英语－ｅｎ的语义“状态变化”大致

相同，细微差别在于“起来”凸显“开始”的语义解读。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胡旭辉（２０１９）着重展示了他

对“这件衣服洗起来很容易”和“咖啡闻起来很香”这两种中动句的句法推导过程。下面，我们分别从理

论和经验两个方面观察。

２．１ 关于“这件衣服洗起来很容易”的句法推导

胡旭辉（２０１９）把“这件衣服洗起来很容易”的句法结构表示如下：

图１“这件衣服洗起来很容易”的句法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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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详见宋国明（１９９７：２７３－２８２）、Ｊｉ　Ｘｉａｏｌｉｎｇ（１９９５：８）、胡旭辉（２０１９：８４－８５）。



胡旭辉（２０１９：９５）指出，在上面的句法推导中，ＶＢＥＣＯＭＥ（“起来”）的补足语位置合并的是词根“洗”，后

者经过核心词移动融入“起来”的位置，获得“洗起来”。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这类中动结构没有外在论元，
也可解释为什么这类结构与施事取向副词不兼容：ＶＢＥＣＯＭＥＰ推导出的是传统意义上非宾格动词论元

结构。需要注意的是，“洗”是以词根形式而不是动词形式合并在补足语位置。……ＶＢＥＣＯＭＥ核心词

抽象语义是进入某种状态，词根“洗”与 ＶＢＥＣＯＭＥ核心词合并，获得动词词 性，同 时 获 得 词 汇 意 义，即

“进入洗涤”的状态。“很容易”在这个结构中是 ＶＢＥＣＯＭＥＰ的嫁接语，因此获得的解读是对事件的修

饰，该词组合并后整个句子获得的解读大致为“这件衣服进入洗好的状态很容易”。
我们认为，这种解决方案从理论到经验，都有一些问题，需要澄清和讨论。
从理论上看，按这种分析，１）“合并”（ｍｅｒｇｅ）这种句法操作有两种历史层次：一种是在抽象句法结

构框架的有关位置上插入从词库中选出的轻动词（如在动词性功能词ＶＢＥＣＯＭＥ位置合并进“起来”）或

词根语素（如在ＶＢＥＣＯＭＥ的补足语位置合并进“洗”）；另一种是已经合并进入某种句法位置的若干语

素的合并（如补足语位置的词根“洗”与ＶＢＥＣＯＭＥ核心词合并）。据此，第一种合并操作发生在前，第二

种合并操作发生在后。我们知道，乔姆斯基最简方案以来的“合并”（ｍｅｒｇｅ）概念，是一种句法推导的操

作手段；一般的情形是两个语法成分（α和β）合并以后，产生一个新的语法成分（γ＝｛γ，｛α，β｝｝）。其

中，又分为不涉及成分移动的“外部合并”与涉及成分移动的“内部合并”（如上图中词根“洗”移动跟“起

来”合并）两种。因此，胡旭辉（２０１９）所说的从词库中选出语素或词合并进句法位置这种操作，到底是不

是合并？还需要作进一步的交代与说明。２）胡旭辉（２０１９）说“词根‘洗’……经过核心词移动融入‘起

来’的位置”与说“词根‘洗’与ＶＢＥＣＯＭＥ核心词合并”，有没有概念术语上的矛盾？因为，认定词根“洗”
是ＶＢＥＣＯＭＥ核心词“起来”的补足语，同时认定词根“洗”融入ＶＢＥＣＯＭＥ核心词“起来”的位置是经过

核心词移动；这就意味着它们都是核心词。于是，就出现一个核心词作另一个核心词的补足语的局面；
对此，在理论上必须作出特别的说明和安排。否则，让人莫名其妙，或无所适从。３）胡旭辉（２０１９）指出，
分布式形态学的一个核心理念是，所有词汇（动词、名词、形容词）都不是来自词库，而是来自句法推导。
动词的形成来自动词性功能词与词根或者词的合并。（第９３－９４页）分布式形态学以语素为基本单位

进行句法推导，于是汉语复合词进入句子以后，在获得词性之前，是不是得有一轮句法推导。比如，“这

件衣服洗起来很容易”中的“洗”可以替换为“洗涤、清洗、手洗、机洗”。这样刻意用句法替代词法的语法

理论，到底是不是适合于描写汉语？这也是我们必须思考的。当然，这不应该由胡旭辉（２０１９）来担责。
从经验上看，胡旭辉（２０１９）的分析不够贴切。

１）胡旭辉（２０１９）说：“洗起来”是一个非宾格动词，与英语ｆｌａｔｔｅｎ性质相近（第９５页）。这样处理的

好处是，一方面可以解释为什么“洗起来”等中动短语的施事不能出现，另一方面可以解释中动句在语义

表达上的通指性（ｇｅｎｅｒｉｃ）特点。但是，我们认为，这里的“洗起来”不可能是一个非宾格动词；因为，其

施事论元可以出现。例如：
（７）这种自行车高个子骑起来

獉獉獉
很轻松。

（８）这种厚衣服我洗起来
獉獉獉

非常吃力。
（９）这些意识流小说你读起来

獉獉獉
会如坠五里烟雾。

（１０）这种打小报告的事情他做起来
獉獉獉

居然心安理得。
胡旭辉（２０１９）§５．３尝试说明“这件衣服我洗起来很容易”这种出现施事的句子不同于“这件衣服

洗起来很容易”这种不出现施事的句子，前者的“起来”是体标记。其实，像例（１）—（４）这种施事不出现

的句子是中动句的典型形式，表示中动句典型的通指性意义：整个句子表示一种不具有特定的时间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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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境，不表达一 个 特 定 的 施 事（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ａｇｅｎｔ），而 是 表 达 一 个 任 指 的 施 事（ａｒｂｉｔｒａｒｙ　ａｇｅｎｔ）。比 如，
“一般意义上的人们”或“任何人”（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ｒ　ａｎｙｏｎｅ）。〔２〕例如：

（１１）ａ．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ｒｅａｄｓ　ｅａｓｉｌｙ．（这本书读起来容易）

ｂ．Ｐｅｏｐｌｅ，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ａｎ　ｒｅａｄ　ｔｈｉｓ　ｂｏｏｋ　ｅａｓｉｌｙ．（一般来说，人们很容易阅读这本书）
（１２）ａ．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ｂｒｉｂｅ　ｅａｓｉｌｙ．（政府官员容易贿赂）

ｂ．Ｉｔ　ｉｓ　ｅａｓｙ　ｆｏｒ　ａｎｙｏｎｅ　ｔｏ　ｂｒｉｂ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任何人都很容易贿赂政府官员）
显然，例（１１）—（１２）中ａ、ｂ分别具有同义互释的关系。而像例（７）—（１０）这种施事出现的句子是中

动句非典型形式，表示中动句非典型通指意义：整个句子表示一种不具有特定时间参照的情境，但是表

达一类或一种特定的施事（ａ　ｋｉｎｄ　ｏｆ　ａｇｅｎｔ）。如，“某种人”或“某一类人”。

２）胡旭辉（２０１９）把“很容易”处理为副词，这在汉语的形式类（ｆｏｒｍ　ｃｌａｓｓ）的语法功能系统中是极为

不和谐的。汉语的副词是不能受否定词“不”修饰的，而形容词“容易”和形容词短语“很容易”是可以受

否定词“不”修饰的（如：“不容易”、“不很容易”）。并且，“这件衣服洗起来很容易”是可以扩展为“这件衣

服洗起来不很容易”的。

３）胡旭辉（２０１９）说：ＶＢＥＣＯＭＥ核 心 词“起 来”的 抽 象 语 义 是“进 入 某 种 状 态”，词 根“洗”与 ＶＢＥ－
ＣＯＭＥ核心词合并，获得动词词性，同时获得词汇意义，即“进入洗涤”的状态。（第９５页）我们认为，这

里的“起来”表示动作开始，简称为起始义（ｉｎｃｈｏａｔｉｖｅ）。至于“进入某种状态”是“起来”跟某种特定的动

词组合以后产生的推导性涵义。就像体标记“了”与“着”在体态意义（ａｓｐｅｃｔｕ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上对立，比如

“开了会”（会议已经结束）不同于“开着会”（会议正在进行）；所以不能互相替换，比如“开了门就走 ～
＊开着门就走”。但是，它们在某些句法环境中，由于推导性涵义的作用，又产生语义中和；所以可以互

相替换，比如“开了窗睡觉 ＝ 开着窗睡觉”。因为，打开门窗动作完成以后，在有人把门窗关上之前，门

窗就处于开着的状态。同样“（衣服）洗起来”说的是开始洗衣服，在把衣服洗好之前，衣服就处于被洗的

状态。因此，胡旭辉（２０１９）把“这件衣服我洗起来很容易”解读为“这件衣服进入洗好的状态很容易”，也
是极为不准确，至少是不自然的。〔３〕

２．２ 关于“咖啡闻起来很香”的句法推导

胡旭辉（２０１９）把“咖啡闻起来很香”的句法结构表示如下：

图２“咖啡闻起来很香”的句法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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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以上说明和下面的例子，详见Ｊｉ　Ｘｉａｏｌｉｎ（１９９５：８）

关于“起来”的体态意义，下文还会讨论到。



胡旭辉（２０１９：９６）指出，在上面的句法结构中，“很香”位于核心词ＶＢＥＣＯＭＥ（“闻起来”）的补足语位置，
表达的信息是状态变化的结果，因此修饰的是位于主旨论元位置的“咖啡”。“闻”是通过嫁接的方式并

入核心词ＶＢＥＣＯＭＥ（“起来”），表达的是状态变化的方式。这样，句法推导获得的信息是“咖啡是通过

闻的方式进入香的状态”。这正是本句的语义。
我们认为，这种解决方案从理论到经验，也都有一些问题，需要澄清和讨论。
从理论上看，按照这种分析：

１）词根“闻”是功能词ＶＢＥＣＯＭＥ（“起来”）的嫁接语（修饰语）。那么，我们要问：“词根性修饰语＋
轻动词性核心词”的合并方式，是为了分析这个汉语句子而特设的（ａｄ　ｈｏｃ），还是在其他语言中也有一

定普世性的结构方式？比较实在的语法成分充当比较虚的语法成分的修饰语的理论安排，多少跟我们

的语法直觉相抵触。

２）胡旭辉（２０１９）说形容词性成分“很香”位于核心词 ＶＢＥＣＯＭＥ（“闻起来”）的补足语位置，表达的

信息是状态变化的结果，因此修饰的是位于主旨论元位置的“咖啡”。我们要问的是：“闻起来＋很香”这
种“核心词＋补足语”结构，相当于汉语传统的描写语法中的“述语（核心词）＋宾语（补足语）”结构，还是

“述语（核心词）＋补语（补足语）”结构？如果是前者，那么“闻起来”就是一种带谓词性成分作宾语的词

语组合。问题是，这种句法结构有没有句法类聚根据？会不会是特设的？如果是后者，那么“闻起来很

香”这种述补结构跟“煮得很香”这种传统上典型的述补结构有没有差别。也就是说，画句法结构树容

易、给各种成分贴句法标签也容易；但是，放进一种语言的句法结构系统中，找到句法类聚上的依据并不

容易，说明跟左邻右舍的句法结构的关系（同类ｖｓ．异类）就更不容易。
从经验上看，我们也有两点质疑：

１）“咖啡闻起来很香”可以省略为“咖啡很香”，两者在意义上没有多少差别。于是，胡旭辉（２０１９）这
种方案就要解释：为什么在“闻起来＋很香”这种“核心词＋补足语”结构中，允许核心词（即中动短语）省
略、而不允许补足语省略？

２）胡旭辉（２０１９）对中动句的解读是折绕费解的。比如，胡旭辉（２０１９）说“咖啡闻起来很香”的语义

是：“咖啡是通过闻的方式进入香的状态”。根据我们的语感，“咖啡闻起来很香”说的是：“咖啡在闻它的

时候，让闻者感觉到它具有香这种属性”，或者简单地说成“咖啡在闻它的时候，具有香这种属性”。也就

是说，这种“ＮＰ＋ Ｖ－起来＋ ＡＰ”句子，不是陈述‘ＮＰ’通过‘Ｖ’的方式进入‘ＡＰ’，而是‘ＮＰ’有这样一

种属性，在‘Ｖ’－ ‘ＮＰ’的时候，它通常呈现出‘ＡＰ’这样一种状态。〔４〕据此，“臭豆腐闻起来很臭，吃

起来很香”可以解读为：臭豆腐有这样一种属性，在闻它的时候，它呈现出很臭的状态（嗅觉）；在吃它的

时候，它呈现出很香的状态（味觉）；而不是：臭豆腐是通过闻的方式进入臭的状态，是通过吃的方式进入

香的状态。
胡旭辉（２０１９）总结说：他以上对中动句结构的分析，完全根据分布式形态学有关动词形成及其相关

论元结构的句法推导，重点在于句中动词（实质为词根）首先合并的位置究竟是ＶＢＥＣＯＭＥ的嫁接语位

置还是补足语位置。
汉语中动结构的论元结构、动词后词组的修饰对象、动词的性质都能够在句法推导中获得解释。我

们认为，如果他的处理方案果真是严格贯彻分布式形态学的理论原则，那么分布式形态学显然是搞不定

汉语中动句的。

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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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朴素眼光下汉语中动句的句法结构和语义解释

上文介绍和评论了胡旭辉（２０１９）对两个汉语中动句的具体分析。我们对胡旭辉（２０１９）的处理方案

最不认同的是：把语法结构相同的句子分析出了不同的句法结构，并由此而扭曲了中动句的相对统一的

句式意义。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他认为汉语中动句的结构核心是 ＶＢＥＣＯＭＥ（“起来”），而中动短语

“洗起来”与“闻起来”又有不同的结构推导（“洗”是“起来”的补足语，“闻”是“起来”的嫁接语）；相应地，
“这件衣服洗起来很容易”中的“很容易”是ＶＢＥＣＯＭＥＰ“这件衣服洗起来”的嫁接语，而“咖啡闻起来很

香”中的“很香”则是ＶＢＥＣＯＭＥ“闻起来”的补足语。
我们认为，胡旭辉（２０１９）的这种句法分析，从底层到上层都是拧巴的。下面，我们沿着曹宏（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ａ，ｂ，ｃ；２００５ａ，ｂ）的思路，不依傍某一种特定的语法理论；而是用朴素的眼光，从中动句的谓语、中动

句的句式意义两个方面来观察和讨论。

３．１ 中动句的谓语到底是哪一个成分？

从直觉上说，汉语中动句“ＮＰ＋ Ｖ－起来＋ ＡＰ”的谓语是后面的ＡＰ。理由之一是，ＡＰ可以是“Ａ
不Ａ”结构。例如：

（１３）这件衣服洗起来
獉獉獉

容易不容易？

（１４）咖啡闻起来
獉獉獉

香不香？

胡旭辉（２０１９）认为“Ｖ－起来”才是中动句的谓语。他指出，“Ａ不Ａ”不一定能够用以界定谓语。比

如，部分补语和状语也可以采用“Ａ不Ａ”形式。例如：
（１５）张三跳得高不高？

（１６）张三今天玩得开不开心？

（１７）你经不经常回家？

（１８）你从不从这里走？

其实，像例（１６）—（１８）这种正反重叠形式都是比较新兴的用法，只有例（１５）这种形式才是由来已久

的。不管怎么说，的确“Ａ不Ａ”形式不是谓语的专利。
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句法证据，说明汉语中动句的谓语的确是后面的ＡＰ。根据朱德熙（１９５６）§３和

（１９８２：１０４），性质形容词单独作谓语含有比较或对照的意思，因此往往是两件事情对比着说的。例如：
（１９）价钱便宜，质量也好。
（２０）北方干燥，南方潮湿。

单独说“价钱便宜”或“北方干燥”，让人觉得话没有说完。如果把谓语改成相应的状态形容词形式，
这些主谓结构就可以独立成句。例如：

（２１）价钱很便宜。　　　质量非常好。
（２２）北方比较干燥。　　　南方十分潮湿。

但是，宾语、补语和状语位置上的形容词就没有这种限制。例如：
（２３）我觉得冷 ～ 很冷。　　　他认为合适 ～ 比较合适。
（２４）她穿得少 ～ 很少。 我摆放得整齐 ～ 非常整齐。
（２５）他积极准备申诉材料。 ～ 他很积极地准备申诉材料。

而中动句中的ＡＰ跟例（１９）—（２２）中的谓语形容词一致，当其为性质形容词时，含有比较或对照的

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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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因此往往是两件事情对比着说的。例如：
（２６）这件衣服洗起来

獉獉獉
容易，烫起来

獉獉獉
麻烦。（２７）咖啡闻起来

獉獉獉
香，喝起来
獉獉獉

苦。
单独说“这件衣服洗起来容易”或“咖啡闻起来香”，也给人半截子话的感觉。
这样，就可以回应胡旭辉（２０１９）指出的问题：以往的中动句研究基本没有解释为什么中动句后的补

充成分必须出现。因为这个后补成分是中动句的谓语，所以是必须出现的；否则，就会造成句子的主要

（核心）成分残缺。
反过来说，只有那些否认这个后补成分是中动句的谓语的处理方案，才需要回答：在“这件衣服洗起

来很容易”中，为什么作为句子状语的“很容易”不能省略。至于胡旭辉（２０１９）认为“衣服洗起来”不违反

句法、只是在于解读的可接受性方面不大能够接受，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特别是胡旭辉（２０１９）给出的

例子：
（２８）语境：家庭洗衣机坏了，一直无法运转。等了将近一个小时以后，丈夫发现洗衣 机开始运

转了。丈夫对妻子说：“看，衣服洗起来了！”
胡旭辉（２０１９）说没有副词（指“很容易”）出现，句子（指“衣服洗起来了”）依然能够被接受。我们有

两点不认同：第一，怎么证明“衣服洗起来”在“衣服洗起来了”和“衣服洗起来很容易”中，在句法结构与

语义解释上具有同一性（ｉｄｅｎｔｉｔｙ）；第二，在（２８）这种语境中，更加自然和语境相关的（ｒｅｌｅｖａｎｔ）的说法

是：“看，洗衣机转起来了！”

３．２ 中动短语的语法地位是不是状语？

我们在 上 文 中 尝 试 证 明 汉 语 中 动 句“ＮＰ＋ Ｖ－起 来＋ ＡＰ”的 谓 语 是 后 面 的 ＡＰ，而 不 是 胡 旭 辉

（２０１９）主张的“Ｖ－起来”。于是，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如果 ＡＰ真的是谓语，那么“Ｖ－起来”是什么成分；
或者说，“Ｖ－起来”跟ＡＰ之间是什么样的句法关系。

曹宏（２００４ｂ）通过插入变换和意义关系分析，认定中动短语ＶＰ是状语、其后面的成分ＡＰ是谓语

核心。其中，引用了宋国明（１９９４：２２）的介绍：李艳惠先生曾经告诉他，把中动短语“Ｖ－起来”看作状语

有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量化词（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ｅｒ）“都”、否定词“不”、模态词（ｍｏｄａｌｓ）在句子中的位置一般在

主要谓语（ｍａｉｎ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之前，这些词在中动句中也是出现在ＶＰ之后、ＡＰ之前的。例如：
（２９）这辆车开起来

獉獉獉
很平稳。

（３０）这些车开起来
獉獉獉

都很平稳 　　　～ ？这些车都开起来
獉獉獉

很平稳

（３１）这辆车开起来
獉獉獉

不平稳 ～ ＊这辆车不开起来
獉獉獉

平稳

（３２）这辆车开起来
獉獉獉

应该很平稳 ～ ？？这辆车应该开起来
獉獉獉

很平稳

这说明ＡＰ是谓语核 心，相 应 地 ＶＰ只 能 是 状 语（ａｄｊｕｎｃｔ，即 谓 词 性 结 构 ＶＰ＋ ＡＰ中 的 附 加 成

分）。
现在，我们发现一个对于把ＶＰ处理为状语有挑战的现象：语气词“啊／呢／吧”等、语气副词“的确、

也许”等和是非问形式“是不是”，既可以出现在整个谓语“Ｖ－起来＋ ＡＰ”之前，又可以出现在这个状中

式谓语之间。例如：〔５〕

（３３）那些话听起来
獉獉獉

就像刀子一样往心里扎。

→ 那些话〔啊／是不是〕听起来
獉獉獉

就像刀子一样往心里扎

２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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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话听起来
獉獉獉

〔啊／是不是〕就像刀子一样往心里扎

（３４）这两件事，说起来
獉獉獉

都带有点疯痴劲头，……

→ 这两件事〔吧／也许／是不是〕，说起来
獉獉獉

都带有点疯痴劲头

→ 这两件事，说起来
獉獉獉

〔吧／也许／是不是〕都带有点疯痴劲头

（３５）烂肉面做起来
獉獉獉

很快当。

→ 烂肉面〔呢／的确／是不是〕做起来
獉獉獉

很快当

→ 烂肉面做起来
獉獉獉

〔呢／的确／是不是〕很快当

（３６）这种柴火烧起来
獉獉獉

烟雾腾腾的。

→ 这种柴火〔呢／是不是〕烧起来
獉獉獉

烟雾腾腾的

→ 这种柴火烧起来
獉獉獉

〔呢／是不是〕烟雾腾腾的

显然，除非我们有独立的证据，可以证明：状语和中心语之间可以出现语气词“啊”等和是非问形式

“是不是”；否则，把中动短语“Ｖ－起来”认定为状语就缺少句法类聚方面的依据，有特设之嫌。
经过调查，我们发现由副词、形容词性成分充当的状语，的确不能在状语和中心语之间插入“啊”和

“是不是”等形式；但是，由表示时间参照的动词短语充当的状语跟其中心语之间，的确是可以插入“啊”
和“是不是”等形式的。例如：

（３７）你们推门进屋之前先观察一下四周情况。

→ 你们〔啊／是不是〕推门进屋之前先观察一下四周情况

→ 你们推门进屋之前〔啊／是不是〕先观察一下四周情况

（３８）我们在到达目的地之后马上安营扎寨。

→ 我们〔呢／应该／是不是〕在到达目的地之后马上安营扎寨

→ 我们在到达目的地之后〔呢／应该／是不是〕马上安营扎寨

在汉语中动句“ＮＰ＋ Ｖ－起来＋ ＡＰ”中，中动短语“Ｖ－起来”在语义上也有为中心语ＶＰ设定时间

参照的功能；因此，在句法上跟时间状语有相同的表现是可以解释的。“Ｖ－起来”因为引入某种言谈与

评论的观察角度，所以具有一定的铺垫性与话题性。而上述时间状语往往为话语设定言谈所陈述的事

件的时间参照，也具有一定的铺垫性与话题性。因此，这两种状语后面能够插入具有话题标记功能的

“啊”和“是不是”等形式，也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认定中动短语“Ｖ－起来”是状语，那么就必须解释：为什么它们在“咖啡闻起来很香”一类句子

中可以省略，但是在“这件衣服洗起来容易”一类句子中不能省略？我们认为，中动句“ＮＰ＋ Ｖ－起来＋
ＡＰ”是描写事物（ＮＰ的所指，记作‘ＮＰ’）的某种属性（ＡＰ的指谓，记作‘ＡＰ’）的，而状语“Ｖ－起来”是说

明‘ＮＰ’的属性‘ＡＰ’的呈现条件的。比如，‘咖啡’的属性‘［气味］很香（＝气味好闻）’是通过‘闻’这种

嗅觉行为而显现出来的；‘咖啡’的属性‘［味道］很香（＝口味很好）’是通过‘吃’这种摄食行为而显现出

来的。
由于‘气味好闻’是形容词“香”的强特征，因而嗅觉行为“闻起来”可以作为缺省值而省略；但是，‘口

味很好’是形容词“香”的弱特征，因而触发味觉的摄食行为“吃起来”不能作为缺省值而省略。至于‘衣

服’的‘洗涤难易’这种属性，更是隐蔽的、外生性的，‘洗起来’这种显示‘衣服’的‘洗涤难易’这种属性的

条件，更是不可缺省。当然，不同小类的中动句中的“Ｖ－起来”能否省略？省略的限制条件是什么？这

些问题都很重要，也很复杂。限于篇幅和时间，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不能展开来讨论。希望今后有机会做

专题研究。

３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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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从主语名词的物性结构看句型的构造与意义

上文所讨论的汉语中动句在句法结构和语义解释之间的种种龃龉和抵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

们传统的以动词为中心来看待句型的语法分析路子造成的。事实上，中动句中的动词和中动短语，不能

完全控制中动句中的所有成分；并且，在“咖啡闻起来很香”一类句子中还可以省略。倒是中动句中的后

补成分ＡＰ，才是不可或缺的关键成分；不过，在“这件衣服洗起来容易”一类句子中，它不能直接陈述主

语ＮＰ。那么，在汉语中动句“ＮＰ＋ Ｖ－起来＋ ＡＰ”中，有没有一个成分可以在结构和意义上把其中的

三个成分有效地统领和关联起来呢？答案是有的，那就是句首充当主语（也是话题）的名词性成分ＮＰ。

４．１ 从主语名词的物性角色看中动句的句法和语义

袁毓林（２０１４）以下列中动句为例，对以名词为中心的语法分析路子进行了尝试。现在，我们重新发

挥和补充说明如下：
（３９）这辆车 开起来

獉獉獉
很快。

（４０）这把刀 切起来
獉獉獉

挺顺手的。
（４１）这种自行车 骑起来

獉獉獉
很轻松。

（４２）那种建筑效果图 画起来
獉獉獉

很不容易。
（４３）那几个小家伙跑起来

獉獉獉
可真是比羚羊还快啊。

（４４）“开支”的时候，工资袋里薄薄的一叠钱，数起来
獉獉獉

很省事。

这种句子由句首名词性成分（ＮＰ）、中动短语（Ｖ－起来）、形容词性评述语（ＡＰ）三个部分组成。从句

法上看，ＮＰ是主语，“Ｖ－起来＋ ＡＰ”是谓语；其中，中动短语“Ｖ－起来”是状语，评述语ＡＰ是谓语核心。

从动词中心观的角度看，主语名词ＮＰ是“Ｖ－起来”中动词Ｖ的受事；但是，中动词Ｖ跟ＡＰ没有论旨角

色关系或语义选择关系；并且，作为句法语义中心的动词Ｖ又处于谓语的辅助成分（状语）中。这种种

在句法、语义上的扞格不通之处，其实都是跟我们以动词为中心这种单一的观察角度有关的。

现在，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从句首主语中核心名词的角度看；那么可以说：中 动 词 Ｖ是 主 语 ＮＰ
中核心名词（Ｎ）的施成角色（如：画［图］）、功用角色（如：骑［自行车］、［刀］切）、活动角色（如：［小家伙］

跑）或处置角色（如：数［钱］）；评述语 ＡＰ中的 核 心 形 容 词 是 主 语 核 心 名 词 Ｎ的 直 接 的 评 价 角 色（如：
［车］快、［刀］顺手），或者是核心名词Ｎ从其施成角色、功用角色、活动角色或处置角色上继承来的、间

接的评价角色（如：［骑－自行车］轻松、［画－图］容易、［小家伙－跑］快、［数－钱］省事）。如果这样转换

视角来看，那么整个中动句的各个构成成分（主语核心－状语核心－谓语核心）之间在语义上联系紧密、

协调自洽，而且文气贯注。可见，某些特殊句子的句法构造和语义功能，需要从主语名词的物性结构这

样一种新的角度来重新审视。〔６〕

４．２ 从主语名词的物性结构看汉语句型的语义分类

传统语法重视句型的语义分类。比如，在《中国文法要略》（简称《要略》）里，〔７〕吕叔湘先生兼顾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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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２０１８）从物性结构角度对中动句的合格性做了详细讨论，指出主语 名 词 的 物 性 角 色 与 谓 语 成 分 在 语 义

上具有共构性和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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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和意义把句子分为以下四类：
（Ｉ）叙事句，如：猫捉老鼠 　　（你）别动　　什么事情她都懂

（ＩＩ）表态句，如：他一向很热心 　　其声呜呜然，余音袅袅（《赤壁赋》）
（ＩＩＩ）判断句，如：这是红土　　天下者，高祖天下（《史记·魏其传》）
（ＩＶ）有无句，如：蜀之鄙有二僧（《为学》）　　晚饭有了

作者认为叙事句的中心是一个动词，动词是表示动作的；为了把一件事情说清楚，必需说明这个动

作起于何方（起词）、止于何方（止词）。吕先生注意到由于在表态句和大多数判断句里通常不用动词，因
而这两类句子的中心不是动词，自然地也不宜用起词和止词这两个名称。作者说这些句子都可以分成

两个部分，一个是句头、表示“什么”，可以称为主语；一个是句身、表示“什么”或“怎么样”，可以称为谓

语。可见，吕叔湘先生早已认识到：并不能用动词的论元结构及其语义角色关系，来分析和解释所有的

句子。
问题是，如果不用“动词的论元结构投射为基本的句子结构”这样一种造句理论，那么，还有什么理

论可以用来说明有关特殊句子的构造和意义呢？袁毓林（２０１４）初步提出，可以用名词的物性角色来解

释中动句、领格施事句（如“他的老师当得好”）、总分式多重话题句（如“大象鼻子长”）等特殊句式。现

在，我们想从“主语名词的物性结构投射出句子结构”的角度，考察一下名词的不同的物性角色作谓语所

造成的各种句法－语义类型的句子，跟传统语法的句型有没有什么对应关系。为了方便，我们按照袁毓

林（２０１４）的物性角色体系，顺次进行考察。

４．２．１跟主语名词的形式角色相关的句型

名词的形式角色（ｆｏｒｍａｌ）主要反映名词的分类属性、语义类型和 本 体 层 级 特 征。比 如，“石 头”是

“有形物质、自然物”、“兔子”是“小动物、哺乳动物”，“沙滩”是“空间、处所、陆地、滩地”，“细菌”是“微生

物、原核生物”，“椅子”是“家具、坐具”，“手”是“人体、上肢、身体构件”，“合同”是“抽象事物、法规、契约、
文书”，等等。显然，名词跟其形式角色比较适合于构成判断句。例如：

（４５）ａ．石头是一种有形物质／自然物。

ｂ．兔子是一种小型的哺乳动物。

ｃ．椅子是一种常见的家具。

ｄ．合同是一种契约文书。
这种判断句通常表示“Ｘ　ｉｓ　ａ　ｋｉｎｄ　ｏｆ　Ｙ”之类的类属或分类关系，在时体上通常是通指性的：表示一

种没有特定的时间参照的情境。

４．２．２跟主语名词的构成角色相关的句型

名词的构成角色（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主要反映名词所指的事物的结构属性，包括：构成状态、组成成分、在
更大的范围内构成或组成哪些事物、跟其他事物的关系，也包括物体的大小（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形状（ｓｈａｐｅ）、
维度（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ｉｔｙ）、颜色（ｃｏｌｏｒ）和方位（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等等。比如，“石头”的构成是“矿物；可以根据

下列颜色、形状、作用等属性进行分类：彩色、黑色、红色、褐色、白色、圆形、柱形、棱角分明、保健，等等”；
“细菌”的构成是“用显微镜才能看见的微生物，是原核生物的一个大类；形状有球形、杆形、螺旋形、弧形

和线形等多种，一般都用分裂繁殖；在自然界中分布很广，存活在空气、水、土、植物和动物中；有的细菌

对人类有利”；“椅子”的构成是“一般有靠背、腿儿、面儿、扶手等构件；可以根据颜色进行分类：白色、黄

色、黑色、红色，等等”；“书”的构成是“一般由纸张、文字、图画，内容、信息等物质和文化因素组成；可以

根据科目、内容或功能进行分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化学、物理、生物、外语、必读、参考，等等；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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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根据颜色进行分类：白色、黄色、绿色、黑色、红色、褐色、棕色，等等”。显然，名词跟其构成角色比较适

合于构成状态句、有无句或判断句。例如：
（４６）ａ．石头由多种矿物组成。

ｂ．细菌有球形、杆形、螺旋形、弧形和线形等多种，有的细菌对人类有利。

ｃ．椅子有靠背、腿儿、面儿、扶手等构件。

ｄ．书分为课本、参考书、工具书等品种。
这种状态句通常表示属性关系，具体地表现为包含、含有、细分等聚合性意义，体现的是具有组织或

结构特征的“整体－部分”关系，在时体上通常是通指性的。

４．２．３跟主语名词的施成角色相关的句型

名词的施成角色（ａｇｅｎｔｉｖｅ）主要反映名词所指的事物是怎样形成的，如创造、天然存在、因果关系

等。比如，“椅子”的施成是“制作、做、加工、编制”等等，“医院”的施成是“办、盖、建立、创建、创办、开办、
开设、设立”等等，“石头”的施成是“形成、天然形成、变成”等等，“沙滩”的施成是“淤积成、形成、天然形

成、变成”等等。显然，名词跟其施成角色比较适合于构成无标记被动句、有标记的被动句或判断句。例

如：
（４７）ａ．这些藤椅（我们）编制了好几天了。

ｂ．医院（他们）盖在山坡上，明年启用。

ｃ．这种青铜器被古代工匠制作出来，用于祭祀。

ｄ．那里的沙滩是天然形成的，适宜于开发旅游项目。
这种被动句或判断句通常表示主语所指事物被隐含或明示的施事创造出来，后续句往往说明其用

途。这种被动性状态句或判断句在时体上通常也是通指性的。

４．２．４跟主语名词的功用角色相关的句型

名词的功用角色（ｔｅｌｉｃ）主要反映名词所指的事物的用途和功能。比如，“椅子”的功用是“坐”等等，
“食品”的功用是“吃、享用、品尝、消费”等等，“水”的功用是“喝、饮、用、解渴、洗涤、浇（地／蔬菜）”等等，
“洞”的功用角色是“通风、藏身、储物”等等，“手”的功用角色是“拿、抓、捧、打、敲、扔”等等。显然，名词

跟其功用角色比较适合于构成无标记被动句或判断句。例如：
（４８）ａ．橘子皮可以入药。

ｂ．那种野草（是）可以食用（的）。

ｃ．这些洞穴给我们的祖先遮风避雨。

ｄ．一锅饭吃十个人，一张床睡三个小孩。

ｅ．医院是给病人治病的，食堂是给员工做饭的。
这种句子的谓语部分往往说明主语所指事物的某种功用，其谓语核心动词的论元结构部分地受到

抑止，不够完整地投射出来。这种句子在时体上通常也是通指性的。

４．２．５跟主语名词的行为角色相关的句型

名词的行为角色（ａｃｔｉｏｎ）主要反映名词所指的事物的惯常性的动作、行为、活动。比如，“水”的行

为是“流、流动、奔腾、翻滚、流淌”等等，“树”的行为是“生长、枯萎、老朽、死亡、折断、倒地、腐烂”等等，
“月亮”的行为是“出来、下山、挂（在空中／柳梢头）、运行、公转、消瘦、（阴晴）圆缺、盈亏（变化）、洒下清

辉”等等，“首脑”的行为是“（进行）会晤、访问、出席（会议）、发表（声明）、达成共识”等等，“作家”的行为

是“学习、读书、出书、获得稿酬、体验生活、鼓励人民、描述事件、抒发感情、发表议论”等等。显然，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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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其行为角色比较适合于构成叙事句。例如：
（４９）ａ．河水流淌着／奔腾着／翻滚着／浩荡东去。

ｂ．树木生长着／枯萎了／老朽了／开始腐烂。

ｃ．首脑们出席了会议、达成了共识、还发表了共同宣言。

ｄ．那位作家深入生活、了解社会、写出了优秀的长篇小说。
这种叙述句的谓语核心动词的论元结构可以完整地投射出来，是比较适合用动词中心论来描写和

解释的。这种句子在时体上通常是特指性的，一般有明确的时间定位：要么是现在进行体（表示正在发

生的事件）、要么是过去完成体（表示已经发生的事件）、将来时（表示即将发生的事件），等等。

４．２．６跟主语名词的处置角色相关的句型

名词的处置角色（ｈａｎｄｌｅ）主要反映人或其他事物对名词所指的事物的惯常性的动作、行为、影响。
比如，对“水”的处置是“打、舀、取、洒、喷、泼、玩儿”等等，对“石头”的处置是“拿（起）、捡（起）、搬（起）、放
（下）、抱（着）、砸、凿、投掷、摸着、用、铺、砌、垒、运输”等等，对“树”的处置是“砍、伐、锯、爬、攀援”等等，
对“妈妈”的处置是“寻找、等待、盼望、催促、告诉、缠着、报答、想念、呼唤、欺骗、告慰、看望、陪伴”等等。
显然，名词跟其处置角色比较适合于构成有标记或无标记的被动句。例如：

（５０）ａ．工业污水被排放到大河里了。

ｂ．山上的珍贵树木被人给偷伐了。

ｃ．这些藤椅呆会儿你们搬到客厅里去吧。

ｄ．那种草药我们已经在秋天采集起来了。
这种被动句的谓语核心动词的论元结构可以完整地投射出来，也可以省略施事论元。不管怎么说，

这种被动句也是比较适合用动词中心论来描写和解释的。这种句子在时体上通常是特指性的，表示现

在、过去或将来的完成或未完成的情境。

４．２．７跟主语名词的定位角色相关的句型

名词的定位角色（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主 要 反 映 人 或 其 他 事 物 跟 名 词 所 指 的 处 所、时 间 等 的 位 置、方 向 关

系。比如，对“沙滩”的定位是“在、到、位于”等等，对“医院”的定位是“在、往、从、到”等等，对“宋朝”的定

位是“在、往、从、到、向”等等，对“昨天”的定位是“在、到、从、过了”等等。显然，名词跟其定位角色比较

适合于构成状态句。例如：
（５１）ａ．沙滩在宾馆的后面。

ｂ．医院位于向阳的山坡上。

ｃ．宋朝在元朝之前。

ｄ．清明节在校庆之后。
这种状态句往往表示位置关系，体现不同事物在空间或时间方面的相对秩序。这种句子在时体上

通常是通指性的。

４．２．８跟主语名词的材料角色相关的句型

名词的材料角色（ｍａｔｅｒｉａｌ）主要反映创造名词所指的事物所用的材料。比如，“椅子”的材料是“木

头、竹子、藤子、钢铁、塑料”等等，“书”的材料是“帛、竹、纸草、羊皮、树叶、纸版、电子”等等。显然，名词

的材料角色通常需要跟其施成角色一起构成连谓结构，再作谓语，然后形成判断句。例如：
（５２）ａ．这些椅子（是）用旧藤条编制的。

ｂ．山顶那座教堂（是）用石头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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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这尊佛像是用青铜浇铸的。

ｄ．那本书是用道林纸印刷的。
可见，材料角色往往作 “用”类动词的宾语，然后跟主语名词的施成角色组成连谓结构，再在“（是）

……的”的加持下作判断句的谓语。这种判断句在时体上通常也是通指性的。

４．２．９跟主语名词的单位角色相关的句型

名词的单位角色（ｕｎｉｔｅ）主 要 反 映 名 词 所 指 事 物 的 计 量 单 位，也 即 跟 名 词 相 应 的 量 词；比 如：“本

［书］、张［纸］、匹［马］、枝［枪］、颗［珍珠］、双［筷子］、套［家 具］、群［学 生］、包［炸 药］、种［药 材］、类［现

象］、尺［头绳］、斤［白酒］、亩［农田］、点儿［事情］、些［问题］、碗［饭］、口袋［面粉］、盘［炒菜］、［打一］下

［拍子］、［看三］次［电影］、［一］会儿［工夫］、［两］年［工资］、［休了一个］月［产假］、［浪费了几个］月［时

光］”。显然，名词的单位角色通常需要跟其处置角色一起构成连谓结构，再作谓语，然后形成说明句或

判断句。例如：
（５３）ａ．石头论块／吨卖。

ｂ．头绳论尺／团卖。

ｃ．椅子论张／把／只计量。

ｄ．工作时间论星期／月统计。
这种说明句通常表示处置某种事物时所用的计量单位，在时体上通常也是通指性的

４．２．１０跟主语名词的评价角色相关的句型

名词的评价角色（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主要反映人们对名词所指事物的主观评价、情感色彩。比如，对“水”
的评价有“清澈、清洁、肮脏、浑浊”，对“医生”的评价有“好、坏、伟大、著名、知名、成名、杰出、优秀、平庸、
（第）一流、二流、三流”等等。显然，名词跟其评价角色可以直接构成表态句，又可以在“（是）……的”帮

助下构成判断句。例如：
（５４）ａ．这儿的石头很漂亮。

ｂ．山中的泉水十分清澈。

ｃ．那些椅子是非常结实的。

ｄ．那位大夫是国际知名的。
这种表态句或者直接表示对事物的主观评价，或者通过类型断定的判断句形式。这种判断句说明

主语所指事物是具有某种评价属性的这类事物的一个实例（“Ｘ　ｉｓ　ａ　Ｙ”或“Ｘ　ｉｓ　ａ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Ｙ”），体现

的是“具体－抽象”的概念或“个体－集体”的关系。这种表态句或判断句在时体上通常是通指性的。
此外，名词的评价角色又可以在施成、处置、功用角色的帮助下构成中动句。例如：

（５５）ａ．这种青铜器制作起来很复杂。

ｂ．那种草药采集起来非常困难。

ｃ．这种家具搬运起来十分方便。

ｄ．那种藤椅坐起来／上去很舒服。
这种中动句也是一种表态句，表示一种比较复杂的评价意义：从由某种角度（由包含施成／处置／功

用角色的中动短语表达）来看，主语名词所指的事物具有某种属性（由包含评价角色的后补短语表达）。
由于这些充当施成／处置／功用角色的动词处于背景性的视角状语的地位，因而其论元结构不一定能够

完整地投射处理，其施事论元通常是隐含的；并且，由于充当评价角色的后补形容词性短语处于前景的

地位，因而整个句子在时体上通常是通指性的。

８５２

语言科学　２０２１年５月



５ 殊途同归：不同的构造表达相似的意义

上文用朴素的眼光看待汉语中动句的句法构造和语义表达，结果汉语中动句与英语中动句尽管句

式意义相似，但是句法结构不同。主要的差别是谓语核心与状语正好掉了个儿：在汉语中动句“这本书

读起来很容易”中，后补短语“很容易”是谓语核心，中动短语“读起来”是状语；但是，在英语中动句“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ｒｅａｄｓ　ｅａｓｉｌｙ．”中，后补短语“ｅａｓｉｌｙ”是状语，中动词“ｒｅａｄｓ”是谓语核心。在这里，我们同意胡旭辉

（２０１９）所赞成的Ｌｅｋａｋｏｕ（２００５）观点：各语言采用各自语法系统所具有的特征推导出不同的句子结构

来表达相似的中动句语义信息。胡旭辉（２０１９）５．４对法语、德语、希腊语、汉语中动句进行的跨语言比

较研究，值得我们学习和重视。
另外，根据赵元任（１９７９：４５）：“在汉语里，把主语、谓语当作话题和说明来看待，较比合适。”那么，对

于汉语这种话题突出的（ｔｏｐｉｃ－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语言，话题名词的语义特点和概念结构对于句子的展开和主

语－谓语之间的陈述关系的建立、以及对于后续话语的接续和衔接，应该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从话

题名词的概念－语义结构（即物性结构、以及其中的物性角色关系）的角度来看待句型，应该是一个有效

的视角，可以补充传统的语法分析只从谓语核心动词出发看句型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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